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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不能盲 目追 ,

“

日寸尚
, ,

。音乐处理方式
,

要有 自己的风格
,

也不能根据 自身所谓的音

乐感觉去随心所欲地处理作品
,

要站在理性
产产的高度分析和理解作品

。

范 纬卿成名很早
,

岁的时候
,

她就取得过北京市少儿器乐 比赛第

一名
、

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

独奏比赛少儿组金奖的优异成绩
。

老顺恩膺终生难忘
范玮卿忘不了启蒙老师

、

筝界

前辈康绵 总 和 史兆元两位先生
。

自六年级时考人中央音乐学院附

小
,

范 玮卿便跟随王世磺老师学

习
,

之后又师从李萌老师
。 “

当时

李萌还在读研究生
,

我就成 了她

的第一个学生
。 ”

范玮卿说
,

原来

她考专业课从来没上过 分
,

自

打和 李 老师学 习 了 一个学期 后
,

分就没下来过
。

有一件事让范玮卿至今难忘

高三刚开学
,

李萌老师因为有身孕
,

学校安排范玮卿 跟另 一位老师学

琴
。

范玮卿知道这一消息后
,

在李

老师跟前哭了很长时间
。

她和李老

师感情太深了
,

坚持不想换老师
。

范玮卿的哭声让李萌老师妥协了
,

便推掉了其他学生
,

专门为范玮卿

一人授课
。

李老师拖着待产的身体

悉心传授技艺
,

这一幕幕情景让如

今也做了母亲的范玮卿终生难忘
。

还有一件令范玮卿难忘的事情
,

发

生在她从附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

候
。

考试那天
,

还没出月子的李老

师穿着棉袄
,

裹着厚厚的羽绒服
,

顶着冬 日的寒风骑着 自行车赶到学

校看范玮卿考试
。 “

当时我特别紧

张
。

我是第二个演奏
。

刚准备上场
,

不知道碰在了哪里
,

排码子一下

就全倒 了
。

我一下就慌了
。 ”

范玮

卿回忆着
“

李老师从旁边一下就

冲过来了
,

一边帮我拣码子
,

一边

数落我
。

我这时反而显得无所谓了
,

心想 反正码子也倒了
,

我也不着

急了
。

当时我还漫不经心地照镜子

呢
,

李老师生气地说
‘

还照 呢
,

还不赶快装码子
’

待码子重新装

上以后
,

我上场了
,

结果我考了全

年级第一
。 ”

说起这些
,

范玮卿忍

不住笑了
。

在崖谭乐以弹古筝
范玮卿承认

,

自上了大学后
,

因

为业务好
,

便对专业课不很上心了
。

一天
,

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位

老师忽然给范玮卿打电话
,

说崔健

乐队需要一个古筝
,

问范玮卿是否

愿意来 范玮卿觉得好玩
,

便满 口

答应下来
。

第二天
,

崔健见了范玮

卿
,

问她喜欢摇滚吗 范玮卿说喜

欢但没接触过
,

崔健同意范玮卿

来乐 队参加排练
。

范玮卿说
,

当

年崔健乐 队在工体演 出时
,

自 己

还在后排用 高倍望远镜观看当 时

在乐 队里弹古筝的 乐手
,

内心很

羡慕他
。

没想到
,

自 己竟成 了崔

健乐 队的第三任古筝手
。

范玮卿

回忆
,

那时她经常请假跟崔健乐

队去长春
、

四月
、

山东等地演出
,

还录制古筝流行歌 曲
。

当时
,

还

有一家公司要包装范玮卿做歌手
,

甚至连样 片 都拍 了
。

那段时 间
,

范玮卿 的 心都跑野 了
。

既有名
,

又有利 的 日子
,

让她一度产生 了

放弃学业 的 念头
。

当 时她认为

古筝再学下去
,

也看不到有什么

光明前途
。

正当范玮卿徘徊在人生十字路

口 的时候
,

李萌老师的一席话触动

了范玮卿 你在专业方面很有才

华
,

荒废了学业很可惜
。

老师的话

使范玮卿开始反思 自我
,

认为如果

再跟着乐 队漂泊
,

自己的学业真的

就荒废了
。

人们在年轻的时候
,

面

前有许多条路可供 白己选择 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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娜琢盯 ,

认为 自己拥有整个世界 但冷静下

来思考 真正属于 自己的也只有一

条路
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 范玮卿还

没有完全迷失 自我
。

她重又回到学

校
,

回到老师身旁
。

不久考试 范

玮卿又获得了全年级专业第一名 的

好成绩
。

难忘维也纳金色大厅
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

,

经李萌

老师的推荐
,

范玮卿曾与 中央广播

民族乐团合作
,

为民乐大师彭修文

录制 了许多 民乐作品
。

范玮卿对彭

修文作品细腻独特的理解
,

让彭修

文对这位筝坛新秀大为赞赏
,

希望

范玮卿将来能到广播民族乐 团工

作
。

毕业后
,

范玮卿真的到 了中国

广播民族乐团
。

范玮卿曾随团两度在维也纳金

色大厅演出
。

她记得第一次赴维也

纳
,

临出门的当天
,

丈夫住进了医

院
,

但行期 已定
,

她还是
“

狠心
”

地走上了飞机
。

在飞机上
,

她一会

儿惦记着丈夫的病
,

一会儿又担心

自己作为刚被提起来的独奏演员
,

能否完成好独奏任务 ⋯ ⋯着急加焦

虑
,

使范玮卿在金色大厅演出的当

天竟发起了高烧
。

好在她发挥很正

常
,

演出也没有出现差错
。

演出完

后
,

团领导赶紧送她去医院打点滴
。

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
,

在德

国巡回演出
,

范玮卿的声誉 日隆
。

无疑
,

这是她演艺生涯中最值得纪

念的辉煌的时刻
。

作为
“

卿梅静月
”

民乐组合成员之一
,

范玮卿常常活

跃于中国的舞台
,

但在国际舞台上

展示中国民乐风采的一瞬
,

是她一

生最珍贵的记忆
。

六年级的时

候
,

范玮卿就 曾

跟王 世磺老师学

过一年 的基本技

法
,

因此她传统

的 东 西掌握得十

分扎实
。

范玮卿

的演奏风格古朴
、

典雅又不 失 现代

感
,

在古筝现代

作 品演奏技法掌

握和乐 曲处理方

面有出色的表现
,

在传统乐器演奏

上能准确地把握

不 同 流 派 的风格

特点
。

她还得到

过潮州派林毛根先生
、

客家派饶宁

新先生
、

史兆元先生的亲传及中国

音乐学院教授邱大成先生的精心指

点
。

广泛的学习
,

使范玮卿吸收了

多种筝派的优点
,

同时打下了坚实

的传统的基本功
。

范玮卿认为
,

学

习传统的东西非常重要
,

它是演奏

现代作品的根基
。

在跟李萌老师学

习期间
,

范玮卿学到 了对大型作品

整体的艺术处理和把握
。

她说
,

李

老师特别注重对学生演奏气质的培

养
。 “

李老师不把 自己对作品的认

识以及音乐表现手法强加于学生头

上
,

只要学生说得有道理
,

她可以

放手让学生 自由发挥
。 ”

范玮卿认

为这些都源于李老师思想新
、

观念

新
,

与学生之间可以进行心灵的沟

通
。

读书期间的这些锻炼以及老师

的教诲
,

让她一生受益
。 “

是许多

的老师塑造了我
, ”

范玮卿说
。

在艺术上要有自己的主

见
在老师眼里

,

范玮卿不算是一

个听话的孩子
。

因为每次音乐学院

考试的时候
,

范玮卿并不是按照老

师教的方法去弹
,

总是将 自己的理

解和感悟融进作品的演奏中
。

在艺

术手法的处理上坚持 自己的主张
,

也许这正是一个艺术家与匠人最本

质的区别
。

范玮卿说
,

只要你认定

你的音乐处理是对的
,

别怕别人说

你什么
。

多少年来
,

范玮卿都坚持

着这样的信条
。

不久前
、

中唱出 了

范玮卿的第二张专辑 含茉莉芬芳 》
,

其中有一首 《铁马吟 》是作曲家模

仿古琴写的曲子
。

为了能使古筝演

奏好这首具有古琴风格的曲子
,

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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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嫁
一

典

玮卿听了很多古琴的唱片
,

并咨询

了弹古琴的老师
,

向他们征求了如

何表现这首作品的意见
。

范玮卿按

照古琴的演奏方法
,

对曲子做了一

些修改
,

比原曲的节奏更 自由
。

此

曲演奏完毕后
,

反响很好
。

范玮卿说
,

不能盲 目追求
“

时

尚
”

的 音乐处理方式
,

要有 自己的

风格
,

也不能根据自身所谓的音乐

感觉去 谊心所欲地处理作品
,

要站

在理性的高度分析和理解作品
。

人需要不断修炼自己

范玮卿很忙
,

除了正常的演出

和教学外
,

她还受邀于上海民族乐

器一厂
,

担任该厂在全国多个城市

举办的民乐 比赛的评委
。

每到一地
,

范玮卿都会举办示范讲解音乐会
,

还与获奖选手同台演出
。

面对古筝

热潮
,

范玮卿认为提高古筝教师的

师资水平尤为重要
。

为此
,

范玮卿

和许多城市的古筝教师进行沟通
,

共同探讨古筝的教学以及古筝事业

的发展问题
。

在民族管弦乐学会举

办的全国古筝教师大师培训班上
,

范玮卿连续八次参加了高级曲 目的

讲解与示范
。

为普及古筝教育事业
,

范玮卿做了大量的工作
。

现在
,

范玮卿正在读在职北大

研究生
,

学习文化艺术管理
。

她说
,

我喜欢北大的学习氛围
。

通过听北

大著名教授讲授的艺术课程
,

范玮

卿觉得能够大幅度提升 自己的艺术

修养
,

反过来还能充实
、

提高古筝

的演奏内涵
。

俗话说 功夫在诗外
。

范玮卿 已经悟出其中的道理
。

她说
,

人到了一定境界
,

是一种 自我修炼

的过程
。 “

为什么 同样一个作品
,

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其实就是每个

人的人生 阅历不 同
。 ”

范玮卿说
,

我现在反过头来再弹过去的老作

品
,

感觉成熟
、

老练多了
。

几年前
,

范玮卿办起了 自己的

古筝培训学校
。

谈起办学的初衷
,

她说
,

自己作为音乐考级的评委
,

看到许多孩子在考级时指法动作很

不规范
,

孩子们的基本功并不扎实
,

学到一定程度后就再也学不下去

了
。

由此
,

范玮卿萌生了创办古筝

培训班的念头
。 “

自己既然无力扭

转整个局面
,

只好多教一些学生
,

让他们循序渐进地在学习古筝的路

上扎扎实实地发展
。 ”

最近
,

范玮卿的新专辑 《出水

莲 》 即将问世
,

这是中唱为她出的

第三张专辑
。

通过在北大深造
,

范

玮卿说也许将来会尝试在文化
、

艺

术产业方面拓展自己的事业
。

也许

艰难
,

但她表示非常喜欢具有挑战

性的工作
。

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
。

范玮卿最后说
,

将来无论做什么工

作
,

肯定不会放弃古筝
。

是的
,

因为古筝成就了她的事

业
,

古筝是她一生的钟爱
。

本刊记者 孟建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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